
大家一起来学诵读
倪闽景

过传忠老师是沪上知名的语文特

级教师， 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， 还

曾以特约主持人身份主持 《今日一字》

《诗情画意》 《中华成语趣谈》 《文学

名著趣谈》 等一系列与语文和朗诵相

关的电视节目， 并受到好评。 这次过

老师的新作 《开口学诵读》， 可以说又

是一次很有价值的探索。 结合新技术，

他把多年对于诵读的研究和实践， 以

文本和语音的双重形式呈现， 既展现

诵读的美 ， 又形成诵读的学习阶梯 。

读罢此书， 有三个想法：

一是全社会应该更加重视诵读 ，

特别要重视青少年学生的诵读。 语言

是思维得以具象化的工具， 是思维基

本的形式和表达思维的方式。 当我们

思考的时候， 脑海里往往会有一个声

音， 这个声音正源自儿时的朗读。 儿

时的大声读， 实质上会把朗读者的声

音， 铭刻在自己的大脑深处， 而有利

于思维能力的自我培养。 诵读时， 需

要集中精力， 使得脑神经处于高度兴

奋状态， 这本身就能刺激朗读者深入

理解文章和诗词， 记住相关的诵读内

容， 提高对文章字句的分析能力， 增

强话语的流利程度。 诵读同时也能让

朗读者体会到文章叙述的节奏美和音

乐美， 提高与文章内在思想的情感互

动， 对身心大有好处。

二在于诵读是一门技术活 ， 需要

长时间有章法的训练才能达到较高

的水准 。 所谓诵读的技巧 ， 正是指

诵读者为了准确地理解并传达作品的

思想内容和感情， 而对有声语言所进

行的设计和处理， 这是一种具有创造

性的语言活动 。 这些设计和处理是

从作品内容出发的 。 通过正确处理

语言的断连 、 轻重 、 抑扬 ， 使语言

生动 、 形象 ， 具有表现力和音乐性 ，

并使诵读者从中体悟到语言之美和思

想之美。 本书共 “把字读准” “把词

读活 ”“把句读透 ” “把篇读全 ” 四个

章节 ， 一步步教导诵读者把握字词

句篇的诵读技巧 ， 养成诵读兴趣 ，

十分有参考价值。 我觉得语文老师们

都应当来研读和掌握 。 本书最后提

供的选文合集也可供家长陪着孩子

一起诵读 。 诵读爱好者更可以从中

获取灵感 ， 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和

诵读艺术性 。

三则是要呼吁中小学语文教学改

革， 提高诵读的教学要求， 改变语文

教学的评估方式。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

和技术的限制， 传统语文考试以纸笔

进行测试， 语文教学偏重于文本的理

解和写作， 导致教学在语言的四个核

心“读写听说” 中更偏重于写， 读得很

少， 听和说根本没有考核。 只有 “字

词句篇” 的形， 没有 “字词句篇” 的

音， 致使语文教学进一步聚焦在 “语、

修、 逻、 文” 的工具性方面。 语文教育

的失 “声”， 大大降低了语文学科的人

文性和思想性。 现在去学校， 已经很

少听到朗朗的读书声， 因此我认为中

考语文、 高考语文应该把 “听说读写”

作为改革的方向， 增加语文听说考试

的内容和要求， 而将文本的诵读纳入

必考的内容。 现在外语都有听说考试，

高考语文却还停留在原来的样子， 不

得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。

曾国藩在谈到自己的诵读体会时

曾说： “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

之概，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

韵。” 让我们翻开 《开口学诵读》， 开

启神奇的诵读之旅吧。

《开口学诵读》 过传忠著 上海

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、 上海教育音像

出版社 2021 年 8 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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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头的茶馆
周华诚

1.
双贵拉着一个行李箱风尘仆

仆回来的时候， 廊桥边的乌桕树

已落光了叶子 ， 一树白色的籽粒引来

许多鸟儿， 在枝头叽叽喳喳上蹦下跳。

双贵一时呆住 ， 在廊桥边石阶上

坐下来， 仰头望着。

回家了， 真好。

上次在廊桥边这样坐着 ， 似乎已

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 三四年前？

五六年前？ 记不清了 。 只记得每一次

回家都匆匆忙忙， 腊月里赶回家过年，

年一过完， 又匆匆忙忙离开了。

千里迢迢啊 。 二十多岁的年纪 ，

双贵在异国他乡其实也并不怎么样想

家。 白天都是忙工作， 晚上倒头就睡。

只不过， 有时做梦 ， 还是会梦到家乡

父母， 梦到廊桥边的小村庄。

一棵乌桕树 ， 一棵老樟树 ， 这两

棵树也在双贵的梦中出现过。

90 后年轻人双贵， 此时坐在故乡

的光滑的石阶上发呆 。 乌桕树上鸟儿

叽喳， 河水依然是无声地流淌 ， 廊桥

上有村民挑一担东西走下来 ， 看了双

贵一眼， 叫出来 ， “哟 ， 这不是双贵

嘛！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双贵醒悟过来 ， 不好意思地抓抓

脑袋起身， “我， 啊， 刚回来！”

拎起行李箱 ， 双贵朝桥边灰暗色

的木板房子走去 ， 一边走一边喊 ：

“爸！ 妈！ 我回来啦！”

2.
这是近午时分， 不少人家屋

顶上已经冒出炊烟了。 从上海到

杭州， 从杭州到温州， 从温州到泰顺，

再从泰顺坐车回到泗溪 ， 这一路飞机

火车汽车的， 算是舟车劳顿 ， 但双贵

一点儿没觉出劳累 ， 回家的兴奋反而

让他浑身充满了力气。

廊桥边的这一座木板房子 ， 既是

家， 又是一间茶馆 ， 双贵的父母和哥

哥都在家。 他们都知道双贵这天要回

家， 但真见到了 ， 还是又拍又打 ， 半

天都是站着说话 ， 过了好一会儿 ， 才

想起来让双贵洗脸洗手， 喝茶吃点心。

自最后一次从沙特回到老家泰顺，

双贵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了。

双贵在筱村镇上新开了一家奶茶

店。 这间老茶馆 ， 平时就让爸妈在打

理着。 平时游客不多 ， 到了周末忙不

过来， 他才过来帮忙。

沙特阿拉伯那地方气候暖和 ， 就

跟海南差不多 ， 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

冷天。 钱也挣得多 。 就是不太平 ， 兵

荒马乱的样子———那几年 ， 沙特周边

经常打仗， 边境线上炮火隆隆 ， 家里

人也不放心双贵再出去了。

不如就在家里找点事情做吧 ， 双

贵想。

桥头这间茶馆 ， 原先是叔叔家的

房子， 也并不是茶馆 ， 只是卖着一些

茶叶 、 矿泉水 、 茶叶蛋之类的东西 。

不知道为什么 ， 廊桥上来来往往的人

多， 店里的生意却并不好。

后来叔叔搬了新家， 店不想再开，

这间屋子就让双贵家盘了过来 。 里里

外外重新装修了一番 ， 加个阁楼 ， 做

成了茶馆。 用来经营的是两层 ， 底下

一层店面和柜台 ， 摆了两三张桌子 ，

天气好的时候 ， 小桌子和竹椅子就摆

在屋檐下。 二楼隔出三个小包厢 。 小

包厢有窗户， 探头一望 ， 外面就是廊

桥风景。

从沙特回来后 ， 双贵最喜欢的事

就是在茶馆里呆着 。 店里没什么生意

时， 他一扭头就看见外面的廊桥 ， 觉

得心里安稳着呢。

泗溪是个宁静的小地方 。 有 “世

界最美廊桥 ” 之称的 “姐妹桥 ” ———

北涧桥、 溪东桥就在泗溪 ， 这些年很

多人慕名而来 。 在双贵的记忆里 ， 这

两座古老的廊桥一直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双贵在村里上的小学 ， 叫下桥小

学， 一个班有四十个同学 。 以前这个

学校很厉害， 同学们成绩也不错 。 后

来学校撤并， 下桥小学没有了。

小学校就在石桥头 。 双贵从家里

出门， 穿过廊桥 ， 再拐个弯就到学校

了， 全程只要一分钟 ， 下雨天也根本

不用带伞。

小时候 ， 廊桥头的这棵乌桕树 ，

一到夏天， 地上树上都是野蚕 。 那种

浑身绿色， 还有眼睛似的花纹的野蚕。

现在的孩子们见了就怕 ， 有的女生更

是会吓得尖叫 ， 其实那种野蚕一点儿

都不用怕， 双贵小时候就跟伙伴们一

起抓来玩， 放在课桌的抽屉里 ， 或是

铅笔盒里， 摘桑叶给这些蚕吃。

泗溪的水 ， 更是干净得不得了 ，

舀起来可以直接喝 。 溪水在桥下静静

流淌， 桥边的生活也像溪水一样缓缓

行进 。 廊桥是泗溪人生活的一部分 。

只是到了初一或十五 ， 许多人会去桥

头， 跟守桥人一起 ， 烧一炷香给桥上

的菩萨。

桥头的两棵大树 ， 也有一段古老

的传说———某年某天 ， 这两棵树的神

灵去神游， 到了平阳县水头 ， 碰到两

个姑娘， 于是双双坠入爱河 ， 然后结

婚生子。 他们是树仙， 照镜子的时候，

看到的也不是人的形象， 看到的是树。

这两个树的神灵 ， 过着平凡却快乐的

世俗生活， 都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真实

身份。 然而， 那两棵树却因为神灵离

开太久， 日渐枯萎 ， 快要死了 。 两位

神灵感应到了， 还是下决心回去。 临走

的时候， 他们跟妻子说：“我们两个人，

一个姓邬， 一个姓章 ， 如果要找我们

的话， 就到泰顺泗溪下桥村来找。”

后来 ， 他们的妻子真的找到了泗

溪下桥村来。 找来找去 ， 问遍每一位

村里人， 都说这里有姓陈的， 姓汤的，

姓林的， 偏偏没有姓邬的 ， 也没有姓

章的。 那么， 姓邬与姓章的两位夫君

到底是哪里人呢 ？ 为什么让她们找到

泰顺泗溪来呢？

问来问去 ， 就有村民说 ， 你们可

以去廊桥问问， 那里人多。

她们去到廊桥边 ， 发现桥头有两

棵参天大树， 觉得分外熟悉 ， 仿佛是

前世见过的一样 。 再仔细一看 ， 一棵

是乌桕树， 一棵是樟树 。 她们恍然大

悟， 不由得落下泪来 ， 原来夫君是这

两棵树呀。

3.
这是一个午后， 我们坐在大

樟树底下， 坐在茶馆屋檐下听双

贵给我们讲故事。 眼前的双贵很年轻，

不时起身招呼来往客人 ， 又进出端茶

倒水， 得空了就跟我们一起 ， 坐下来

聊眼前的廊桥， 以及廊桥边的生活。

双贵说 ， 这座廊桥 ， 就是大伙儿

的日常生活。 天天从廊桥上走过 ， 天

天在廊桥边过日子 ， 已成为非常平常

的一样东西了。

从国外回来以后 ， 双贵就把所有

心思都放在这间小茶馆上了 。 他觉得

泰顺虽然是一座小县城 ， 但现在生态

很好， 算得上是一座天然氧吧 。 这些

年， 又因为廊桥声名远扬 ， 来泰顺旅

游的人越来越多了 。 接下来 ， 在家乡

也有很多发展机会 ， 不一定非要都挤

到大城市去。

喝着茶的时候 ， 我们就望着古老

的北涧桥。

这座北涧桥 ， 建于清康熙十三年

（1674）， 嘉庆八年 （1803） 重建 ， 道

光二十九年 （1849） 年重修 。 北涧桥

原先的旧址， 在上游五十米处 ， 现在

还保留着旧桥的遗址 。 原来是一座木

平梁桥。 被洪水冲毁后， 族人在下游，

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， 改建了木拱桥。

说到洪水 ， 双贵的话一下就多了

起来。 刚接手茶馆那一年 ， 一家人好

好花了番心思 ， 把茶馆里外都装修了

一下， 花了本钱十几万元 。 本来 ， 想

趁着秋天旅游的旺季把本钱挣回来一

部分， 结果来了一场台风 。 泰顺这个

地方， 你知道的 ， 东南沿海 ， 每年的

台风登陆很多都在这一带 。 很多朋友

是在天气预报里知道泰顺的 。 泰顺又

是山区， 山高谷深的地方 ， 台风带来

的强降雨， 就像天地之间的水库泄洪

一样倾泻下来 。 这一下子 ， 所有的河

流水量暴涨， 山洪暴发 ， 你是没有见

过 我 们 山 里 的 洪 水 ———那 可 吓 人

啊———双贵说 ， 洪水来得急 ， 带着上

游山上冲刷下来的大树 、 木板 、 家具

甚至小汽车， 轰隆隆地冲下来 ， 摧枯

拉朽一般横扫下游的村庄。

又能怎么办呢 ？ 人在这样的大自

然面前 ， 只有敬畏 ， 只有祈祷———双

贵说， 每次台风要来的时候 ， 大家只

有一个信念， 生命安全为第一 。 干部

全体出动， 动员所有人员转移到安全

地带。 双贵家的桥头茶馆 ， 处在最易

受灾的位置。 刚装修的那一年 ， 大水

来了， 家具都被冲走了 ， 门板也消失

了， 只留下门框和柱子 。 也幸好把门

板窗格那些抵挡洪水的部件卸掉了 ，

大水冲过， 茶馆的整体结构没有太大

的损坏。 不过 ， 那一下子 ， 也损失了

十多万元 ， 茶馆还没有开始挣钱呢 ，

又亏出去了， 大水一冲， 什么都没了。

双贵说， 这就是我们桥边人家的生活。

难以想象 ， 双贵这样一个 90 后 ，

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瞬间 。 比方

说还有一次， 台风来袭 ， 洪水在短短

几分钟内就漫上来 ， 淹到了茶馆的二

楼， 要不是半夜村民敲锣打鼓相互提

醒，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更大的损失呢。

每年台风季 ， 双贵他们跟村民们

一样， 每个人都是提心吊胆的 。 八九

月间， 最是担心 。 因为不知道天灾什

么时候会到来。 只要听说可能有台风，

全家人就一起出动 ， 提前把茶馆里的

东西全都搬走 。 可是台风就是这样 ，

有时搬东西累得半死 ， 台风却没来 。

有时也不见得是什么大台风 ， 心存侥

幸没有搬东西 ， 你说怪不怪 ， 台风偏

偏就来了， 还猛得不得了 。 打你个措

手不及 ， 桌椅 、 茶壶 、 茶叶 、 锅碗 ，

这些东西一下子都被冲走了。

2016 年 9 月， 第 14 号台风 “莫兰

蒂 ”， 你还记得吗———双贵回忆起来 ，

仿佛还心有余悸 ， 可能每一个泰顺人

都会对那一天刻骨铭心的吧 。 “莫兰

蒂” 像一头发怒的怪兽 ， 把天空的水

都倾泄下来， 泰顺境内所有的河水都

暴涨。 9 月 15 日中午 12 点左右开始，

泰顺境内的三座廊桥———薛宅桥 、 筱

村文重桥、 文兴桥， 先后被洪水冲毁。

泰顺是个廊桥之乡 ， 也是个桥梁

之乡 。 泰顺境内 ， 共有各类桥梁 970

多座， 唐宋明清时期的古廊桥有 30 多

座 ， 其中 19 座廊桥在 2005 年被列为

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 15 座廊桥于 2008

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。

2016 年被洪水冲毁的 3 座廊桥， 都是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泰顺境内的 6 座廊桥 ， 还被赞誉

为 “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 ” ， 分别

是———薛宅桥 ， 文兴桥 ， 泗溪姐妹桥

（溪东桥、 北涧桥）， 仙稔仙居桥 ， 洲

岭三条桥。

泗溪姐妹桥 ， 在 “莫兰蒂 ” 台风

中幸存了下来 。 那被洪水冲毁的三座

“国保”， 后来也被大伙儿修复起来。

泗溪 ， 之所以叫泗溪 ， 是因为有

东、 西、 南、 北四条溪于此汇聚而得

名 。 泗溪木拱桥 ， 古有 “泗水回澜 ”

之称。 这是一个美好的景观 ， 也造就

了泗溪的廊桥文化之美。

4.
双贵后来结婚了， 妻子是他

的中学同学。

在外面奔波了几年之后 ， 越来越

觉得家乡宁静缓慢的生活有多珍贵 。

他时常在泗溪街上走过 ， 在廊桥上往

返 ， 有时也去泰顺县城办事或购物 ，

泗溪小镇的日常特别适合生活。

再后来 ， 双贵有了娃 。 他看着娃

蹒跚学步， 看着娃牙牙学语 ， 牵着娃

的小手， 在廊桥上走过 ， 也在两棵大

树下的石阶上来回。 夏天， 溪水清浅，

双贵抱着娃下到溪里 ， 在清浅的溪中

嬉水， 小孩子咯咯笑着， 开心极了。

双贵在泗溪街上又开了一家奶茶

店， 适应年轻人的喜好 。 店名起得很

美， 叫 “沁茗初见”， 我问双贵， 为什

么起这个名字 。 双贵笑了笑说 ， 有句

话叫 “人生若只如初见 ” 嘛 ， 我的初

见， 是廊桥。

双贵有时在桥头的茶馆 ， 有时在

奶茶店里 。 茶馆有泰顺的 “三杯香 ”

绿茶， 也有 “廊桥红 ” 红茶 。 游客爆

满的时候， 忙不过来 ， 他会请个员工

来帮忙， 更多时候 ， 就自己和家里人

忙里忙外。

双贵继续向我们讲述廊桥的故

事———就好像这廊桥边的生活 ， 有时

离开一下， 回来时仍能接续得上 ， 茶

也仍然温热 。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，

刚好符合桥头人家的节奏 。 双贵说 ，

就像平阳县水头的人来到泗溪 ， 一眼

认出了乌桕树和大樟树一样 ， 他从遥

远的地方回到家乡来， 一眼看到廊桥，

看到这两棵树 ， 也一下子愣住了 ， 觉

得这就是家乡啊 。 双贵还说 ， 以前廊

桥上住着守桥人 ， 村民们出远门 ， 或

刚回家， 都会去桥上拜拜菩萨 ， 祈求

平安或感谢一下 。 双贵又说 ， 泗溪还

有百家宴的， 热闹极了 ， 每年的元宵

节都会办 。 百家宴到底流传多少年 ，

他也说不清楚 ， 老人们说 ， 以前叫

“做春福”， 后来就演变成了这个民俗

文化。 热闹的时候 ， 大概有两百桌宴

席， 有很多特色美食供大家享用 ， 还

有踩高跷和舞龙表演 ， 啊 ， 那太热闹

了啊。 对了， 还有提线木偶戏 ， 你们

看过没有———那也是非物质文化遗

产， 有机会你们再来廊桥 ， 一定要感

受一下……

茶馆生意不忙的时候 ， 双贵就坐

在门前 ， 看看眼前的桥 ， 眼前的树 ，

还有眼前的石阶 。 这石阶上的每一块

石头， 树上每一片叶子 ， 桥上每一块

木板， 他都看在眼里了。

双贵想 ，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， 千

里万里 ， 跑来看廊桥———这桥这树这

溪水， 到底美在哪里 ？ 双贵也想 ， 到

底什么是美呢 ？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生

活， 在别人眼里 ， 就是世间最珍贵的

美呢？

想着想着， 双贵好像就想明白了。

双贵想明白之后 ， 就更喜欢他的

廊桥， 他的茶馆 ， 以及他在廊桥边的

一天又一天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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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人来信， 用八行笺， 繁体直书，

春风满纸。 由此想起两年前一件小事。

笔者出的小书 《戊戌谈往录》 中

收有赵尔丰 《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 》

（简称 《自治文》）， 作为 《蜀道难———

保路运动百年回顾》 一文的附录。 清

末重臣赵尔丰于 1911 年夏调任四川总

督时， 成都的局势已因少数人操纵所

谓的 “保路运动 ” 而失控 。 11 月 27

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宣布成立 ，

同一天， 赵尔丰交出军政权力并颁发

《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》， 切望全省父

老子弟和军队早日恢复秩序， “当事

诸君子 ” 则应安辑人民 ， 抚恤士卒 。

这是所有 “保路” 史料中最诚挚感人

的文字， 赵尔丰却在 12 月 22 日被杀

害。 从此四川不得安宁， 而为修建川

汉路筹集的资金也下落不明。

《戊戌谈往录》 所转录的 《自治

文》 来自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

（1916-2013） 编辑的三大册 《四川保

路运动史料汇纂》 （台湾 “中研院近

代史研究所 ” 1994 年出版 ）。 史料既

然由海峡对岸的学术机构印行， 必然

是繁体直排 。 我想要一份 《自治文 》

的电子文本， 就在家中复印了那三页

文字， 带上一个 U 盘， 去小区附近一

家专做横幅、 标书和广告的图文公司，

那里有高效的电脑录入员。 我以为文

字输入后存到 U 盘， 十分简单， 一个

小时之内可告完毕。

图文公司位于城乡结合部， 其实

只是一家开在路边平房里的小店， 十

四五平方米的地方容纳了五六张书桌，

几个堆放各种纸张和杂物的书架和两

台多功能立式复印机。 操作电脑的女

士三十出头一点， 能干利索， 以前也

麻烦过她。 想不到她瞄了一眼复印纸，

有点为难 ： “哎呀 ， 这是什么字啊 ！

怎么排的？” 《汇纂》 这套书我经常使

用， 看惯了竟未觉得异常。 经她 “哎

呀” 一声提醒， 我才想到， 我国台湾

地区出的书继承了线装书传统， 文字

用的是繁体， 从右往左直排， 而她承

接的业务想必是清一色的简体横排 。

直排， 她看了别扭； 繁体字， 她不认

识。 怎么办呢？ 她建议我在所有繁体

字旁标出简体。 我一愣， 想想并非不

可行， 就走回家坐下来， 完成了她布

置的任务， 比如 “爾豊” 两字在文中

出现多次， 一律在右边工工整整注上

“尔丰”。

第一次做这样的作业， 不大放心。

再读一篇繁简对照的文告， 发现几处

漏标 ， 逐一补上 。 我又去图文公司 ，

那位女士取过标注了简体的复印件 ，

试着读了几个我写的钢笔字， 大概觉

得不难辨认， 就说没问题， 要不了一

个小时。 于是我到隔壁彩票销售点串

门， 与兼做一点小生意的管理员聊天。

原来那里常见彩民进进出出， 现在不

大有人光顾。 要打发时间， 回忆往昔

的热闹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了。 等我再

进小店， 录入员已经完工。 我请她打

印一份， 以便取回家中核对原文。 结

果让我极为失望： 输入的近三页文字

中居然有奇奇怪怪的错误七十余处 ，

甚至还有遗缺， 合计字数不下五十个。

我静下心来纠错补漏， 确认无误， 再

去找那位女士。 我忍不住问了： “怎

么会遗漏呢？” 她一回答， 我就意识到

自己欠考虑。 “这么长的一条条直排

文字 ， 输入的时候不习惯 ， 看错行

了。” 说得倒也对， 这套 《汇纂》 比十

六开本的书还稍大一些， 直排每行字

符多达五十六七个， 如果读不懂内容，

还真很容易错行。 她在电脑上修改完，

又打印一份请我检查， 我在店里拣了

个地方坐下来， 又挑出好几个错， 请

她作最后的修改。 “这个活， 太不好

干了！” 我听了也十分羞愧， 多付一些

酬金表示感谢。 当时心里在想， 实行

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好多年了， 这位

女士一定是读过初中的， 怎么不识繁

体字？ 我闪念要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，

就笑着问她是不是上了中学。 想不到

她干脆扔过来一句 “只读过小学！” 我

本想做一点社会调查 ， 却引起误会 ，

她大概以为我的问题居心不良。

为赵尔丰一千六百多字文告的文

字输入， 我前前后后实足花费了大半

天时间 。 那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经历 。

我根本不应该为这点小事求人， 如果

自己动手在电脑上输入， 应该省事得

多。 两份 《自治文》 的电脑输入稿我

都留着， 作为警示和纪念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 人们还相信

文字改革要以世界通用的拼音为方向，

现在汉字已经扬眉吐气了。 经常有人

在讲传统文化， 小学生也会奉命穿着

化纤料子的 “古装 ”， 摇头晃脑地背

古文。 不过我以为让他们长大后略知

汉字繁体的写法， 倒是有必要的。 手

边有一套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

程标准实验教科书， 第一册的 “梳理

研究” 部分前四页内容均有关 “优美

的汉字 ”， 令人不解的是编者竟未述

及繁简之别 。 学生真要领略汉字之

美， 还应该具备识别繁体的能力。 当

今出版社经常重印古籍， 其中不少是

繁体直排的 。 中学生即使不读大学 ，

参加工作后也可能会有兴趣阅读这类

书籍。 有关部门是不是能为所有中学

生编选一本常用汉字繁简对照手册 ？

如可行， 那就是我这段经历的最大收

获了。

北涧桥桥头的大樟树 （图中央） 和乌桕树 （左下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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